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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往一直有不少音韻研究指出合口介音的消失是漢語方言發展的普遍現
象，屬東南方言的閩語亦是其中一例，可惜閩系方言的開合口演變情況鮮為人所
提及。本文把前人探討北方方言合口音消失的調查方法用到閩語裡，比較閩方言
中不同分支對合口音的保留情況。閩語主要可分為四個支流，是為閩東、閩北、
閩南以及粵東閩語。本文在各個分支中選取了代表地區，前三個分支的代表方言
點分別為建甌、福州和廈門。而由於粵東閩語的內部差異是本文的討論重點，故
是次調查共選取了三個在今音上有口音差異的地區以便比較分析，這些地區為汕
頭、揭陽、潮陽和海豐。漢語方言合口音消失較多表現在的果攝、蟹攝、止攝、
山攝、臻攝、宕攝和曾攝，本文從當中的六攝中選取了合共十個韻部中的例字，
對閩東、閩北及閩南的代表地區今音做了例字記音表，並比較分析記音結果。記
音結果發現，閩東地區對合口音的保留較其他地區的閩語齊全。此外，我們從是
次記音亦看見一些閩方言的語音特色。 
又，粵東閩語的韻母存在很多的內部差異，當中包括了數個合口介音的韻
母。本文將分析及闡述這些合口韻的在韻腹及韻尾的差異，嘗試探討粵東閩語的
存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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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參考過往一些談論方言開合口流變的學術研究，前人大都認為漢語方言中的
合口音皆呈變作開口音的趨勢。筆者的母語是粵東閩語中的汕頭話，對福建話亦
略懂一二，但看畢其他地區方言對合口字的記音記錄後，發現閩語與這些方言的
差異頗大。閩語保留了大量合口介音，而且前人研究所得的音變規律大部份不適
用於分析閩語，故希望透過自己的記音可以看見閩語各個分支中對合口音的保留
情況，探討一些屬於閩語自身的音變規律。 
此外，使用粵東閩語的人口遍布範圍廣且多，各地皆操不同口音。語音系統
整體上雖說是大同小異，但韻母差異相當大。本文考察了果攝合口一等戈韻，蟹
攝合口一等灰韻，止攝合口三等支韻和微韻，山攝合口一等桓韻，山攝合口三等
仙韻，咸攝合口三等凡韻，臻攝合口一等魂韻，臻攝合口三等諄韻六個韻攝中各
韻在閩語中的情況。從整個閩語大環境來看，粵東地區的閩語相較其他閩北閩東
保留更完整的合口介音，閩東的建甌則消失最多合口介音，而且白讀音比文讀音
更能保留合口介音，但總括來說都沒有明顯的消失和演變規律。而單從粵東閩語
的情況來看，粵東的數個主要地區汕頭市、潮陽、揭陽和海豐的合口介音消失情
況幾乎完全一致，只是在鼻音韻尾的韻母中有少許差別。潮陽和海豐地區保留多
一組閉口、陽聲及入聲的合口韻母，這是汕頭地區所缺乏的。從韻尾的差異來看，
我們似乎可以推論潮陽和海豐地區的語音流變是粵東地區較更為緩慢，而汕頭大
抵因為是主要的沿海城市，人口的遷移和對外交流相較其他方言點為頻繁，所以
導致急速的語音變化。 
綜合以上各點，本文將從區域上的廣至狹，先概括介紹閩語方言以及粵東閩
語，隨後將比較及分析不同方言點的閩方言對合口介音的保留情況，最後會探討
粵東閩語的內部差異，淺析其差異反映的閩語演變及存古情況。另，潮州方言在
歷史上的格局跟魏晉南北朝的前中古音1系相對應，所以本文將以中古音為潮州
方言的原始模式，分析粵東閩語中的語音情況2。 
二、閩語的分佈和粵東閩語 
閩語是中國東南沿海的重要方言，直至 2000年，使用閩語的人口估計達七
千五百萬以上3。雖然閩語在福建省形成並以此為主要分佈區域，但其分佈範圍
遠至省外。福建南邊的海南島、雷州半島以及粵東的潮汕地區都有以閩語為主要
溝通語言的方言點4。我們可根據侯精一的分類，把上述各地的閩語分為閩東片、
                                                     
1 本文中的中古擬音主要參考李珍華等編：《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2 林倫倫：〈粵東閩語與魏晉南北朝時語的關係〉，《漳州師範學院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2001），
頁 60-67。 
3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207。 
4 李如龍等：《閩南方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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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片以及閩北片，而本文主要探討的粵東閩語該歸類於閩南片中。 
大多數香港人口中的「潮州話」並不是指潮州市的方言，而是泛指粵東地
區的閩語5，部份學者多稱此為「潮汕方言」或「粵東閩語」。潮汕方言可以再分
成三個小片6： 
（1）汕頭片：汕頭市、潮州市、揭陽市和澄海； 
（2）潮普片：潮陽、普寧、惠來等； 
（3）陸海：陸豐、海豐和汕尾 
雖然粵東閩語的分佈橫跨四市十多個縣，其口音大同小異，可以聽到出明
顯的口音差異，但不會影響日常溝通。聲母方面，以上三個方言片皆相同，同為
「潮州十八音」，其內部差異主要在韻母和聲調上7，本文將於稍後著重探討其中
帶合口介音的韻母。 
同屬閩南片的廈門、台灣、泉州等地和潮汕地區現今已無法完全聽懂對方
的話，說明了閩語在遷出閩南本土後，在粵東地區有了較大的變化，形成其自身
與粵東以外地區的語音差異。 
三、合口呼在閩語中的保留情況 
1. 研究「合口介音」的文獻綜述 
在開始討論合口介音消失的情況前，先簡單說明本文中「合口介音」的概
念。根據王力的說法：「所謂開口呼，指不圓唇的韻母；所謂合口呼，指圓唇的
韻母，即韻頭帶 u 或 w 的，或主要元音是 u 的。」8本文所討論的合口介音，
根據上文定義為帶有圓唇性質的合口介音，標記為 u。有研究合口介音演變趨勢
的學者指出，唇音聲母最容易丟失介音，其他聲母發音時舌體後部越高越不容易
丟失介音，而元音越偏前，合口介音越容易消失。9韻尾對合口介音的去留也有
影響，韻尾部位偏前的都傾向使合口音消失10。此外，由於塞音韻尾會與合口介
音產生發音衝突，也是導致合口介音消失的原因之一11。 
                                                     
5 「潮州話」為粵東閩語的俗稱，因粵東閩語在解放前以潮州府城的口音為標準音。汕頭市在解
放後被定為經濟特區，其口音逐漸取代潮州府城成為「潮州話」的標準音，但大多數潮汕地區以
外人士還是會以「潮州話」來稱呼粵東閩語。參考林倫倫、陳小楓：《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
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2。 
6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 265-266。 
7 李如龍等：《閩南方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83。 
8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0），頁 59。 
9 王力：《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 572。 
10 張光宇：〈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第 4 期（2006 年 10 月），頁 346
－358。 
11 王宇楓：〈淺析寧集方言的合口呼變開口呼現象〉，《中國語文》，第 23 卷第 3 期（20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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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研究和結論大部份都是以北方方言為準的，南方方言的合口呼消失
情況未見前人有完整的整理和分析，閩語亦如是。下文將利用前人的擬音為閩語
中數個有代表性的方言點記音及比較，一窺閩語中的合口介音是否與前人所總結
的方言演變趨勢相符。 
2. 閩方言中的合口介音 
（一）實際記音情況 
在選取聲母方面，據前人所指，漢語聲母對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影響最
大 12，合口介音的消失次序依次為唇、舌、齒、牙、喉，也就是說合口介音與唇
音的關係最密切13。本文在以上五個發音部位均挑出例字，由於唇音或最有可能
影響介音，故會有多兩組的例字來自唇音聲母。具體的聲母包括三十六字母中的
幫母、並母、非母、奉母、端母、精組、知組、見組以及影組。 
在選取韻母方面，根據前人研究所指，漢語合口介音消失主要表現在果、蟹、止、
山、臻、宕、曾和梗攝。本文參考其他方言合口介音的實音調查方案14，選取了
果攝合口一等（戈）、蟹攝合口一等（灰）、止攝合口三等（支、微）、山攝合口
一等（桓）、山攝合口三等（仙）、咸攝合口三等（凡）、臻攝合口一等（魂）和
臻攝合口三等 （諄）進行調查，調查之字全部來自《方言調查字表》15，聲調則
儘量選取平聲，若該韻的平聲字從缺則退而選上聲或去聲。以上韻母將轉化為國
際音標，為方便討論，所有 w都寫成 u，整理為表格如下： 
                                                                                                                                                                                                                                                                                                                                              
果攝合
口一等
（戈） 
蟹攝合
口一等 
（灰） 
止攝合
口三等
（支） 
止攝合
口三等
（微） 
山攝合
口一等
（桓） 
山攝合
口三等
（仙） 
咸攝合 
口三等 
（凡） 
臻攝合
口一等 
（魂） 
臻攝合
口三等 
（諄） 
ua uai iue iuəi uan iuɛn iuap/iuam uən iuen 
 
                                                                                                                                                        
32-33。 
12 張光宇：〈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第 4 期（2006 年 10 月），頁 346
－358。 
13 李新魁：《李新魁語言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177。 
14 石歆苑：《吳語中合口介音的消失》載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MA Research Paper 網頁：
http://www.cuhk.edu.hk/lin/new/doc/ma_papers/macla/Shi%20Xinyuan_2009-10.pdf（2018 年 1 月 10
日）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調查字表》（北京：商務印書局，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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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實音記錄方面，本文主要參考《漢語方言字匯》16的標音，而粵東閩語
則參照《潮汕音字典》網頁，惟汕頭音則以筆者的口音為準。若該字的記錄兩個
讀音，則前者為文讀音，後者為白讀音，特此說明。詳細的記音情況可參考文末
附錄。 
（二）分析及比較 
這部份分五點討論，首先討論閩語的合口音與聲母的關係，接著是文白各
異的保留情況；及後是閩語各地區保留合口介音的多寡比較；韻核的圓唇化；最
後討論粵東閩語的內部合口韻母差異。 
（1）閩語的合口音與聲母的關係 
前文提及合口介音的消失和唇音聲母有很大的關係，而消失的順序為唇、
舌、齒、牙、喉。然而，這個規律在閩語中並不明顯，甚至可以說與上述規律相
違背，合口介音只在果攝的唇音中消失，在其他韻部中都保存得相當完整。以下
選取蟹攝合口一等灰韻和山攝合口一等桓韻的唇音聲母記音為例（完整記音表可
參考附錄一、二）： 
                                                     
16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言字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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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攝合口一等（灰）         
    聲母 幫 滂 並 明 
    例字 杯 配 陪 梅 
閩北 建甌   po pʼo po mo 
閩東 福州   puei pʼuei puei muei 
閩南 廈門   pue 
pʼue/ 
pue pue/pe bue 
粵東 
汕頭   pue pʼue pue bue 
潮陽   pue pʼue pue bue 
揭陽   pue pʼue pue bue 
海豐   pue pʼue pue bue 
 
山攝合口一等（桓）         
    聲母 幫 滂 並 明 
    例字 般 判 叛 瞞 
閩北 建甌   puŋ pʼuiŋ pʼuiŋ muiŋ 
閩東 福州   puaŋ pʼuaŋ pʼuaŋ muaŋ 
閩南 廈門   pʼuan/pʼũã pʼuan/pʼũã pʼuan buan/mũã 
粵東 
汕頭   pʼuaŋ pʼuaŋ pʼuaŋ mũã 
潮陽   pʼuan pʼuaŋ pʼuaŋ mũã 
潮陽   pʼuaŋ pʼueŋ pʼueŋ mũã 
海豐   pʼuaŋ pʼueŋ pʼuaŋ mũã 
從上面兩個韻部在閩語的情況可見，除了建甌灰韻 u 介音變為 o 元音外，
其他方言點都完整地保留了 u介音，這證明了唇音聲母在閩語裡對合口介音幾乎
是沒有任何影響的。我們也看看若以 iu 作為作為複元音介音的韻母是否也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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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情況呢？下面以止攝合口三等微韻為例，擬音為 iuəi： 
止攝合口三等（微）         
    聲母 幫 滂 並 明 
    例字 飛 妃 肥 微 
閩北 建甌   xi/yɛ xi py mi 
閩東 福州   xi/puei xi pi/puei mi 
閩南 廈門   hui/pe hui hui/pui bi/bui 
粵東 
汕頭   hui/pue hui pui mũĩ 
潮陽   hui/pue hui pui mũĩ 
揭陽   hui/pue hui pui mũĩ 
海豐   hui/pue hui pui mũĩ 
 
上表顯示微韻所保留的合口介音比前兩韻少，除了建甌同樣丟失了所有 u
介音外，福建閩語的文讀也有同樣情況，只有白讀音保留了 u介音。從上面三表
可見，前人所認為的唇音聲母會導致合口介音消失不能應用在閩語裡。然而在某
些方言裡，這個規律卻是很明顯的。以吳方言為例，前人所考察的字裡幾乎沒有
一個唇音聲母後有接合口介音的17： 
 幫 端 泥 来 精 見 疑 
例字 杯 推 內 雷 催 盔 桅 
宜興 pɐɪ tʼɐɪ nɐɪ lɐɪ tsʼɐɪ kʼuɐɪ ɦuɐɪ 
溧陽 pæ ᴇ tʼæ ᴇ næ ᴇ læ ᴇ tsʼæ ᴇ kʼæ ᴇ uæ ᴇ 
周浦 ʔbe tʼe ne le tsʼø kʼue ɦue/ve 
湖州 pɘɪ tʼøʏ nøʏ løʏ tsʼøʏ kʼuɘɪ ɦuɘɪ 
温州 pæ i tʼæ i næ i læ i tsʼæ i tɕy væ i 
                                                     
17 石歆苑：《吳語中合口介音的消失》載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MA Research Paper 網頁：
http://www.cuhk.edu.hk/lin/new/doc/ma_papers/macla/Shi%20Xinyuan_2009-10.pdf，2010 年 5 月。
（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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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所示，唇音聲母後鮮有帶 u 介音，情況與閩語完全相反。根據前人
的解釋，吳方言中雖然沒有保留 u介音的韻母，但卻不影響 u以單韻腹的形式出
現，原因是介音主要用作過度聲母與韻母，並不是韻母的主要部份，所以沒有韻
腹穩定。唇音聲母後保留 u 介音是閩語的其中一個特點。根據邵榮芬先生的說
法，《切韻》的唇音聲母不分開合口，因為唇音字可以做開口字的切下字，也可
以做合口字的切下字。那麼既然不分開合口，就當然也不能標出有無 u 介音18。
邵先生的說法在吳方言中確實是成立的，但在閩語中卻不然，我們在閩語的各個
方言點中還是可以看到 u介音的保留。我們再比較山東、武漢、河北和河南等地
的方言與吳方言的情況一致，所用的韻母當然不一樣，但特點是合口介音都消失
了。 
（2）閩東地區保留最少合口介音 
綜觀所有閩語地區，粵東閩語所保留的合口介音最多，其次則為閩南地區
的廈門音，大部份讀音和閩東地區都十分相似。以下以臻攝合口一等魂韻為例： 
                                                     
18 邵榮芬《切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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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母 幫 滂 並 明 端 泥 來 精 見 影 
  
例
字 奔 噴 盆 門 頓 嫩 論 寸 困 穩 
建
甌   paiŋ pʼœyŋ pɔŋ mɔŋ tɔŋ nɔŋ ɔŋ tsʼɔŋ kʼauŋ ɔŋ 
福
州   puɔŋ pʼouŋ puɔŋ 
muɔ
ŋ touŋ nauŋ lauŋ tsʼauŋ kʼɔŋ uŋ 
廈
門   pʼun pʼun pʼun 
bun/ 
mŋ tŋ lun lun 
tsʼun/ 
tsʼŋ kʼun un 
汕
頭   pʼuŋ pʼuŋ pʼuŋ muŋ tuŋ luŋ luŋ tsʼuŋ kʼuŋ uŋ 
潮
陽   pʼuŋ pʼuŋ pʼuŋ muŋ tuŋ luŋ luŋ tsʼuŋ kʼuŋ uŋ 
揭
陽   pʼuŋ pʼuŋ pʼuŋ muŋ tuŋ luŋ luŋ tsʼuŋ kʼuŋ uŋ 
海
豐   pʼuŋ pʼuŋ pʼuŋ muŋ tuŋ luŋ luŋ tsʼun kʼun uŋ 
 
與上文所說一致，建甌地區在魂韻同樣丟失所有合口介音，不單是在唇音
聲母後，而是在所有聲母後都沒有保留 u介音。其次則是福州，只有三個聲母仍
保留了 u介音。廈門和閩東地區的情況很相近，幾乎保留了所有合口介音，只有
「門」和「寸」字在白讀時丟失了 u，這樣的情況在其他韻部中亦是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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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白異讀多為開合口之分 
文白異讀的情況在這次記音中並不算太常見，但從已記的資料可見，文白
差異主要反映在 u介音的存在與否。我們可以從文白異讀看出方言語音發展演變
的規律，有時候也可以從中區別詞義。舉例看看果攝合口一等的戈攝的數個字： 
 
  聲母 滂 並 明 
  例字 頗 婆 磨 
建甌   pʼɔ pʼɔ mɔ/muɛ 
福州   pʼɔ pʼɔ mɔ/muai 
廈門   pʼo po mɔ/̃bua 
汕頭   po/pʼua po/pʼua mõ/bua 
潮陽   po/pʼua po/pʼua mõ/bua 
揭陽   po/pʼua po/pʼua mõ/bua 
海豐   po/pʼua po/pʼua mõ/bua 
 
文白異讀在這個戈韻的唇音聲母甚為明顯，前者的文讀音無論在哪個方言
點都丟失了合口介音，後者的白讀則完整保留了 u介音。這個韻裡的大部份字的
文讀音結尾 o、ɔ 或 ɔ，̃他們的讀音區別不大，皆是舌後元音，分別是半高、半
低和鼻化音，因此我們推測是上述情況是舌音的近移所致，可以簡單把後兩者看
作是前者 o的變體19。 
白讀音方面，大部份韻母均有 ua這個音節，只有建甌和福州例外。專注研
究粵東閩語的學者林倫倫曾在專著中整合了粵東閩語的文白異讀的情況。戈韻中
白讀為 o的字大部份都讀為 ue，另外一部份則讀為 ua20，同樣保留合口介音，戈
韻看來則剛好是後者。上表所示的記音裡，白讀比文讀保留更多的合口介音，但
在其他韻部卻又不太一樣。下表的山攝合口例字記音就剛好和戈韻相反，文讀保
留 u介音，白讀音的則消失了： 
 
                                                     
19 陸招英：〈〈切韻〉系韻書歌戈韻與現代閩南方言比較研究〉，《福建論壇（社會科學教育版），
第 A1 期（2005），頁 196-197。 
20 林倫倫等：《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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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攝合口一等（桓）               
  聲母 幫 滂 明 泥 來 精 見 影 
  例字 般 判 瞞 暖 卵 酸 官 碗 
建甌   puiŋ pʼuiŋ muiŋ nɔŋ 
luiŋ/ 
sɔŋ sɔŋ kuiŋ uiŋ 
福州   puaŋ pʼuaŋ muaŋ 
nuaŋ/ 
nouŋ 
luaŋ/ 
lauŋ souŋ kuaŋ uaŋ 
廈門   
pʼuan/ 
pʼũã 
pʼuan/ 
pʼũã 
buan/ 
mũã luan 
luan/ 
nŋ 
suan/ 
sŋ 
kuan/ 
kũã uan/ũã 
汕頭   pʼuaŋ pʼuaŋ mũã ruaŋ neŋ seŋ kũã ũã 
潮陽   pʼuan pʼuaŋ mũã nuaŋ 
lueŋ/ 
nɯŋ seŋ kũã ũã 
揭陽   pʼuaŋ pʼueŋ mũã rueŋ neŋ seŋ kũã ũã 
海豐   pʼuaŋ pʼueŋ mũã / nui / kũã ũã 
 
舉例說「暖」、「卵」和「酸」字。文讀皆有 u 介音，而白讀的 u 介音有些
向後移成了韻腹，如 luaŋ 和 lauŋ；有些則直接丟失了介音，如 suan 和 sŋ。 
文白異讀是閩語的重要特點，從歷史層次上來看，白讀在文讀之前21。專家
學者曾指出：「北京的文白異讀，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話音往往是外地借來
的，其他方言區的文白異讀，白話音時本地音，文言音往往是外來的，而且比較
近北京音。」22簡單來說，上述的現象歸因於文讀多受官話影響，所以變化較快，
而且跟官話的發音亦十分相近，這在漢語方言裹很普遍。舉例看「婆」字，在粵
東地區文讀皆為 po，而白讀則為 pʼua，普通話中的讀音 po與文讀音一致。再看
「磨」字，情況更為明顯，文讀音與普通話一樣，而白讀音則仍保留中古的讀音。 
另外亦有學者指出，文白異讀和上文所述的唇音聲母無開合口之分有關。
邵榮芬先生認為，介音不適用於唇音聲母裡，所以閩方言裡文白異讀的開合口之
                                                     
21 李如龍：〈廈門話的文白異讀〉，《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1963），頁 57-101。 
22 李榮：〈方言語音對應關係的例外〉，《中國語文》，第 6 期（1965），頁 43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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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實際上只是主要元音的不同罷了23。 
（4）韻母的簡化 
在調查的例字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韻部的中古擬音演變至今音時都簡化
了，而且簡化的規律在某些韻部裡十分一致，如戈韻。戈韻以半閉後圓唇元音 o
作為單一韻腹，幾乎所有地區的讀音都一致。這些以 o為韻腹的字主要出現在舌
或齒音聲母端、泥、來、精中。果攝和蟹攝也有韻母簡約的情況，但各地的簡化
情況有異：  
                                                     
23 陸招英：〈〈切韻〉系韻書歌戈韻與現代閩南方言比較研究〉，《福建論壇（社會科學教育版），
第 A1 期（2005），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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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攝合口一等（戈）             
  聲母 幫 滂 並 明 端 來 影 
  例字 波 頗 婆 磨 朵 螺 窩 
建甌   po pʼɔ pʼɔ 
mɔ/ 
muɛ to 
lo/ 
so ua 
福州   pʼo pʼɔ pʼɔ 
mɔ/ 
muai tuo 
lɔ/ 
løy uɔ 
廈門   pʼo pʼo po 
mɔ/̃ 
bua to 
lo/ 
le o 
汕頭   po 
po/ 
pʼua 
po/ 
pʼua 
mõ/ 
bua to lo o 
潮陽   po 
po/ 
pʼua 
po/ 
pʼua 
mõ/ 
bua to lo o 
揭陽   po 
po/ 
pʼua 
po/ 
pʼua 
mõ/ 
bua to lo o 
海豐   po 
po/ 
pʼua 
po/ 
pʼua 
mõ/ 
bua to l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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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攝合口一等（灰）             
  聲母 幫 滂 並 明 端 來 精 
  例字 杯 配 陪 梅 堆 雷 催 
建甌   po pʼo po mo to lo/so tsʼo 
福州   puei pʼuei puei muei tøy løy/lai 
tsʼuei/ 
tsʼøy 
廈門   pue 
pʼue/ 
pue 
pue/ 
pe bue 
tui/ 
tu lui tsʼui 
汕頭   pue pʼue pue bue 
tui/ 
tu lui tsʼui 
潮陽   pue pʼue pue bue 
tui/ 
tu lui tsʼui 
揭陽   pue pʼue pue bue 
tui/ 
tu lui tsʼui 
海豐   pue pʼue pue bue 
tui/ 
tu lui tsʼui 
 
果攝的簡化情況很清晰，在大部份方言點都由中古擬音的 ua變成韻腹 o，
有些地區的則變為後半開後圓唇元音ɔ，這跟上文文白異讀的情況相似。這個一
致的現象在戈韻以外的韻部不太常見。我們可以把 ua 過渡到 o 的過程視作韻母
的簡化。實際上在讀 ua 時，中間會經歷一個圓唇 o 的階段，所以 ua 演變成 o
只是把韻尾最後的開口省略，只停留在中間圓唇 o的這個發音階段。 
灰韻簡約的情況則是以聲母為演變基礎，基本上發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都
會簡化為同一個韻母，但每個地區的簡化都不一致，我們嘗試用圖表或會較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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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可見，只有建甌的情況比較特別，除了影母之外，所有聲母後都變
成 o 或ɔ。閩東福州的唇音聲母後變化不大，只是韻腹向前及向上移了，從 a
變為 e，韻尾的 i維持不變；閩南廈門及粵東地區的變化則較大，合口介音保留
了，但中古的韻腹及韻尾 ai直接簡化為 e。 
舌音聲母後的變化則更複雜，但卻與唇音聲母的情況相反，這次是福州的
變化較大，不單丟失了合口介音，韻母亦整個簡化為 øy；廈門及粵東則部份省
略了韻腹 a變成 ui，另一部份連韻尾也一併省去了，只剩下單韻母 u。 
齒音聲母後的情況和舌音的差不多，但福州就多了一個 uei 的韻母，而粵
東則只剩下省去韻腹的韻母 ui。 
上述的韻母簡約化在其他韻部也很常見，尤其是在中古擬音為複合介音的
韻母裡，如微韻（iuəi）和仙韻（iuɛn），詳情可參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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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粵東閩語的內部差異反映存古情況 
上文概括地描述了是次例字記音的一些觀察發現，綜括來說，閩北建甌的
音變比其其餘地區都快得多，所保留的合口介音也最少。而閩南廈門和粵東地區
則音變最為緩慢，即便在唇音聲母後也保留了大部份的合口介音。接下來本章欲
把討論的範圍縮小至粵東地區，從粵東閩語中的內部韻母差異看看不同方言點的
音變情況。 
我們根據《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一書所記錄的粵東閩語韻母表為基礎24，
列出潮州六個地區口音的合口韻母，以汕頭市音作代表音，若其韻母與汕頭相同
則簡以「／」表示： 
汕頭 潮州 澄海 潮陽 揭陽 海豐 
ui ／ ／ ／ ／ ／ 
ũĩ ／ ／ ui ui ui 
      uam/uap uam/uap uam/uap 
uaŋ/uak uaŋ/uak ／ uaŋ/uak uaŋ/uak  ／ 
  ueŋ/uek   ueŋ/uek ueŋ/uek   
uŋ/uk ／ ／ ／ ／ ueŋ/uek 
          un/ut 
 
1. 差異情況綜述 
（一）韻腹差異 
汕頭話裡念 ui 的字在其餘地區都一致念 ui，這點可參考附錄二的記音表。
灰韻的「堆」、「雷」、「催」，支韻的「累」、「嘴」、「規」、「委」等字的韻母全部
一致。然而汕頭話裡的鼻化韻 ũĩ在潮陽、揭陽和海豐三地卻仍是保留 ui 這樣不
帶鼻化成分的讀音。記音表裡「微」字便屬此例。 
 汕頭話裡 uaŋ/uak 這組韻母在其他方言點中也有，但大部份潮州、潮陽和
揭陽的口音情況都是把其讀為 ueŋ/uek。參考本文的記音，山攝合口的桓韻就有
這樣的情況，當中的「判」、「叛」的記音結果皆如是。從韻腹從 a轉換為 e的情
況在前文所述的灰韻簡化時也曾出現，只要是發聲部位向上了。另，在潮陽和揭
                                                     
24 林倫倫等：《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頁 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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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念 ueŋ/uek 的字在汕頭話卻不一定就是念 uaŋ/uak，其轉變沒有既定規則，有
的會念成 ioŋ。 
（二）韻尾差異 
汕頭、潮州和澄海沒有收-m 和-p 的合口韻母，潮陽、揭陽和海豐則有
uam/uap這組韻母。這組韻母的管字很少，都是在咸攝的凡和乏韻字中，記音表
記錄了在中古時是閉口韻尾的「泛」、「凡」和入聲韻「法」、「乏」的今音。記音
顯示前者兩字的讀音在汕頭市已消失了閉口韻尾 m，變成了鼻音韻尾，讀作
huaŋ，其餘方言點則讀作 huam，保留了中古擬音的韻尾。 
汕頭話裡屬 uŋ/uk 這套韻母的字在大部份方言點的讀音都一致，只有還海
豐話裡的一些字以-n和-t作韻尾。這些字在記音表的臻攝魂韻中可見，「寸」和
「困」字在海豐以外的地區分別念 tsʼ uŋ 和 kʼuŋ，在海豐則念 tsʼ un 和 kʼun。 
2. 內部差異分析 
上表清晰地看到潮陽和揭陽地區有較多的合口介音韻母，其次則是潮州和
海豐，汕頭和澄，只有兩組合口介音韻母。潮陽、揭陽和海豐比汕頭和潮州多出
了 uam/uap 這組韻母，而潮州、潮陽和揭陽則比汕頭、澄海和海豐多出了 ueŋ/uek
這組韻母。我們參考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和漢學家所記錄的方言詞典、語法書和《聖
經》方言中的羅馬字母記音，發現多出來的這些合口介音韻母都被記錄在當時的
實際發音裡。本文參考的是徐宇航的《十九世紀的潮州方言音系》25一文，該文
所參考的十一本來自不同傳教士的語料。  
翻查該文所記錄的合口介音，現今所有地區都有的 uai 和 uaŋ/uak 介音在當
時的十一本語料裡都有記錄，而在汕頭、潮州和澄海地區從缺的 uam/uap 則出
現在其中的九本語料中，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uam/uap 這組合口介音其實曾經
出現在粵東閩語裡，只是由於語音流變而在汕頭和其相鄰等地併入了其他的韻母
裡，但在潮陽、揭陽和海豐則保留下來了。 
另，在該文的合口介音記錄裡還有一組韻母 uan/uat 是沒有在任何地區的
口音中出現過的。根據這位學者的分析，今天讀 uak 韻母的字存在於中古時的山
攝入聲韻，從十九世紀起逐漸成為 uat 的變體。而中古擬音為 uan 的歸在山攝合
口一等的桓韻裡，從記音表裡我們可以看到該韻的全部例字已經丟失了 n 韻尾，
有的則演變成鼻音韻尾 ŋ。 
根據上述的韻尾內部差異和變體說，我們可以了看見粵東閩語裡韻尾的消
失：一是入聲韻 t，二是陽聲韻 n。這個現象大抵始於十九世紀末26，我們從 1883
                                                     
25 徐宇航：〈十九世紀的潮州方言音系〉，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第 57 期（2013），頁 223-244。 
26 吳芳：〈從歷史文獻看粵東閩語-n、-ŋ 韻尾在 19 世紀以後的演變〉，《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34 卷第 4 期（2013），頁 106-110。 
141 
 
年出版的《汕頭方言注音釋義字典》中的對粵東閩語四聲八調的說明可見到，山、
宕、江、通四摄陽聲韵尾相混的情况。山攝中的不少字已經從 n 韻尾變成 ŋ，以
n 作韻尾的只剩 ien、in、uan、un 和 um 這五個韻母。另有論文指出「韻尾 n和
ng，如在 kwan、kwang 等字裡被一些人混淆了，沒有意識到二者有別。這些人通
常也混淆了 et 和 ek 的韻尾。」27這充分證明了 n 和ŋ在一部份字裡的讀音已經
沒有獨立，逐漸併入成為單一的後鼻韻母。 
上面這段話也同時說明了 t 和 k 的流變過程和ŋ、n 相似。前段列舉的五
個收 n 的韻母全部都有與其相配的入聲韻母 t。再看林倫倫的記述：「作為韵尾
的 t[t] – k[k]的自由音变：tat [tat] = tak [tak] (值)、sat [sat] = sak 
[sak] (塞)。」28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入聲韻 t亦逐漸併入 k韻尾裡。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粵東閩語裡存在著從 n ŋ 和從 tk這樣的演變過程。
今天的粵東閩語裡大部份地區已經完全丟失了 n和 t韻尾，只有海豐例外。本章
首段所列出的合口韻母表裡已有一例：在汕頭話裡念 uŋ/uk 的在海豐會念
ueŋ/uek，另外有部份字會念 un/ut。此外，在非合口介音韻母裡亦海豐同樣有以
n和 t為韻尾的字，如 in/it，在汕頭、潮陽、澄海等地全部都讀為 iŋ/ik，是「演」
和「七」等字的韻母。在潮安縣的數個鎮裡還有 an/at、uan/uat 和 ien/iet 等韻
母29。從這點上來看，海豐可說是相當存古的口音，而且與普遍粵東閩語有較為
明顯的差異。 
海豐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廈門，比起其他粵東城市也更接近廣州等地，故較
受廈門和廣州白話音的影響。我們可以嘗試把廣東話、廈門話和海豐口音的一些
字的讀音作一些比較。舉例說「乙」和「逸」在廣東話30和廈門音31內都是收入聲
韻尾。「乙」字的廣東話音和廈門音分別記作jyt和it；「逸」字的讀音則分別為
jɐt和iat，皆是以t作結。由此可見，海豐口音保留的t韻尾很有機會是受了這兩地
的影響32。從歷史上看，潘家懿先生曾具體地說過海豐口音的特色：「海豐縣居民
的祖先大部份是明末清初從福建省的莆田、漳州一帶遷入的。較早的才有二十三
四代，有的族姓只有十三四代，比潮汕平原居民遷入的時間要晚得多。所以海豐
話較多的保留了漳州、廈門一帶的語音特色……加上海豐靠近香港，長期以來與
香港往來頻繁，所以很多人都會講白話，尤其開放以來，粵語已經成了海豐沿海
                                                     
27吳芳：〈從歷史文獻看粵東閩語-n、-ŋ 韻尾在 19 世紀以後的演變〉，《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34 卷第 4 期（2013），頁 106-110。 
28 林倫倫：〈從《汕頭話口語語法基礎教程》看 120 年前的潮州話語系〉，《語言科學》，第 4 卷
第 2 期（2005），頁 74-80。 
29 林倫倫、陳小楓：《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頁 88。 
30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粵語審音配詞字庫》網頁：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003 年 1 月 23 日。（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30
日） 
31 台灣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甘字典查詢》網頁：http://taigi.fhl.net/dick/。（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30 日） 
32 王永鑫：〈潮汕方言內部差異概說〉，《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19 卷第 3 期（1998），頁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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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方言。」33據此，我們可以說海豐除了在韻尾上表現了其存古性，同時亦
是粵東閩語裡眾多口音裡最受其他地區影響的方言點。 
五、總結 
本文前半部份對六攝十個韻部中的大約五十個例字進行了記音及分析。調
查的範圍和字數雖有待進一步擴大，但我們仍能從中看到一些閩方言中有關合口
介音去留的語音特色。本文在文獻綜述研究中談及了一些對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
失的規律，閩語屬於方言中的反例：閩語的合口介音並不受唇音聲母的影響，保
留了大量的合口介音，當中屬粵東地區屬保留得最多，閩東建甌則為最少；閩方
言亦是文白異讀最明顯的漢語方言，而且通過是次記音，我們發現當中的文白異
讀多為有無合口介音之別；另外我們亦觀察到韻母有簡化的現象，這是漢語語音
流變的大趨勢，在果韻和灰韻的演變尤為明顯。 
後半部份探討粵東閩語的內部差異，其韻腹的差異不大，主要表現在 a 和
e間的轉化。韻尾的差異只有海豐的情況比較明顯。粵東閩語以汕頭市口音為標
準音，陽聲韻 n和入聲韻 t已經分別併入了ŋ和 k韻尾裡了，連帶鄰近汕頭市的
潮州市、揭陽和澄海等地亦有同樣的情況。惟海豐與廈門、廣州相鄰，或受到廣
東話的影響保留了 n 和 t的韻尾。另外，海豐還保留了 uam/uap 這組合口韻母，
我們推斷可能是存古現象最好的口音。研究潮州方言的文化人張惠澤曾在自己的
專書提出潮陽口音是粵東閩語裡最「正宗」34，亦即最存古的口音，原因是他發
現有些詩歌詠誦時用潮陽口音較為押韻，他還發現中古時的反切若用潮陽音來作
反切下字的話，更能準確地切出被切字的讀音。但就筆者所見，從語音流變的角
度來看，潮陽與汕頭市的韻母差異不大，說明其實潮陽話的演變相較海豐地區屬
較快，所以張老所舉之例是純屬巧合還是確有此規，這點仍有待商榷。 
 
 
                                                     
33 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編：《潮學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81。 
34 張惠澤：《潮州文化研究叢書：潮語僻字集注》（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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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附錄一：調查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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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例字記音情況 
聲母 幫 滂 並 明 端 泥 來 精 照 見 影
例字 波 頗 婆 磨 朵 / 螺 / / 果 窩
閩北 建甌 po pʼɔ pʼɔ mɔ/muɛ to / lo/so / / kua ua
閩東 福州 pʼo pʼɔ pʼɔ mɔ/muai tuo / lɔ/ løy / / kuei uɔ
閩南 廈門 pʼo pʼo po mɔ̃/bua to / lo/ le / / ke o
汕頭 po po/pʼua po/pʼuamõ/bua to / lo / / kũẽ o
潮陽 po po/pʼua po/pʼuamõ/bua to / lo / / kũẽ o
揭陽 po po/pʼua po/pʼuamõ/bua to / lo / / kũẽ o
海豐 po po/pʼua po/pʼuamõ/bua to / lo / / kũẽ o
粵東
果攝合口一等（戈）
 
聲母 幫 滂 並 明 端 泥 來 精 照 見 影
例字 杯 配 陪 梅 堆 / 雷 催 / / 桅
閩北 建甌 po pʼo po mo to / lo/so tsʼo / / ŋy
閩東 福州 puei pʼuei puei muei tøy / løy/lai / uei
閩南 廈門 pue pʼue/pue pue/pe bue tui/tu / lui tsʼui / / ui
汕頭 pue pʼue pue bue tui/tu / lui tsʼui / / ui
潮陽 pue pʼue pue bue tui/tu / lui tsʼui / / ui
揭陽 pue pʼue pue bue tui/tu / lui tsʼui / / ui
海豐 pue pʼue pue bue tui/tu / lui tsʼui / / ui
蟹攝合口一等（灰）
tsʼuei/tsʼøy
粵東
 
聲母 來 精 照 見 影
例字 累 嘴 吹 規 委
閩北 建甌 ly tsy tsʼ yɛ ky y
閩東 福州 luei tsʼ uei/ tsʼ y tsʼ uei kie uei
閩南 廈門 lui tsui/ tsʼ ui tsʼ ui/ tsʼ e kui ui
汕頭 lui tsʼ ui tsʼ ue kui ui
潮陽 lui tsʼ ui tsʼ ue kui ui
揭陽 lui tsʼ ui tsʼ ue kui ui
海豐 lui tsʼ ui tsʼ ue kui ui
粵東
止攝合口三等（支）
 
聲母 幫 滂 並 明 端 泥 來 精 見 影
例字 般 判 叛 瞞 短 暖 卵 酸 官 碗
閩北 建甌 puiŋ pʼuiŋ pʼuiŋ muiŋ to nɔŋ luiŋ/sɔŋ sɔŋ kuiŋ uiŋ
閩東 福州 puaŋ pʼuaŋ pʼuaŋ muaŋ tøy nuaŋ/nouŋ luaŋ/ lauŋ souŋ kuaŋ uaŋ
閩南 廈門 pʼuan/pʼũã pʼuan/pʼũã pʼuan buan/mũã te luan luan/nŋ suan/sŋ kuan/kũã uan/ ũã
汕頭 pʼuaŋ pʼuaŋ pʼuaŋ mũã to ruaŋ neŋ seŋ kũã ũã
潮陽 pʼuan pʼuaŋ pʼuaŋ mũã to nuaŋ lueŋ/nɯŋ seŋ kũã ũã
揭陽 pʼuaŋ pʼueŋ pʼueŋ mũã to rueŋ neŋ seŋ kũã ũã
海豐 pʼuaŋ pʼueŋ pʼuaŋ mũã to / nui / kũã ũã
粵東
山攝合口一等（桓）
 
聲母 來 精 照 見
例字 劣 雪 說 權
閩北 建甌 lyɛ syɛ syɛ kyiŋ
閩東 福州 luɔʔ suat suɔʔ kuɔŋ
閩南 廈門 luat seʔ suat/seʔ kuan
汕頭 luek soʔ sueʔ kʼuaŋ
朝陽 luek soʔ sueʔ kʼuaŋ
揭陽 luek soʔ sueʔ kʼueŋ
海豐 luek soʔ sueʔ /
粵東
山攝合口三等（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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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母 滂 並 幫 並
例字 泛 凡 法 乏
閩北 建甌 xuaŋ uaiŋ xua xua
閩東 福州 xuaŋ xuaŋ xuaʔ xuaʔ
閩南 廈門 huan/ham huan huat huat/hat
汕頭 huaŋ huaŋ huap huak
潮陽 huam huam huam huak
揭陽 huam huam huam huek
海豐 huam huam huam /
粵東
咸攝合口三等（凡） 同左入聲（凡）
 
聲母 幫 滂 並 明 端 泥 來 精 見 影
例字 奔 噴 盆 門 頓 嫩 論 寸 困 穩
閩北 建甌 paiŋ pʼœyŋ pɔŋ mɔŋ tɔŋ nɔŋ ɔŋ tsʼɔŋ kʼauŋ ɔŋ
閩東 福州 puɔŋ pʼouŋ puɔŋ muɔŋ touŋ nauŋ lauŋ tsʼ auŋ kʼɔŋ uŋ
閩南 廈門 pʼun pʼun pʼun bun/mŋ tŋ lun lun tsʼ un/ tsʼŋ kʼun un
汕頭 pʼuŋ pʼuŋ pʼuŋ muŋ tuŋ luŋ luŋ tsʼ uŋ kʼuŋ uŋ
潮陽 pʼuŋ pʼuŋ pʼuŋ muŋ tuŋ luŋ luŋ tsʼ uŋ kʼuŋ uŋ
揭陽 pʼuŋ pʼuŋ pʼuŋ muŋ tuŋ luŋ luŋ tsʼ uŋ kʼuŋ uŋ
海豐 pʼuŋ pʼuŋ pʼuŋ muŋ tuŋ luŋ luŋ tsʼ un kʼun uŋ
粵東
臻攝合口一等（魂）
 
聲母 來 照 見
例字 輪 出 均
閩北 建甌 lœyŋ tsœyŋ kœyŋ
閩東 福州 luŋ tsouŋ kiŋ
閩南 廈門 lun tsun kun
汕頭 luŋ tsuŋ kiaŋ
潮陽 luŋ tsuŋ kiaŋ
揭陽 luŋ tsuŋ kiaŋ
海豐 luŋ tsuŋ kiaŋ
臻攝合口三等（諄）
粵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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